
磨剪子抢菜刀这门手艺始
于何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
据传干这一行的最早是磨镜子
的，古时铜镜用久了会生锈，锈
了就得磨，磨镜子的手艺人兼职
磨剪子抢菜刀。到了清代，玻璃
镜子淘汰了铜镜，磨镜这一行也
就以磨刀为主了。

76岁的崔广义因为多年磨
刀的缘故，腰弯背驼，走起路来
倾着身子。但他脚下生风，精神
矍铄。“俺身体好，一年到头喝凉
水，冬天还喝带冰碴的冰水。”崔
广义笑着说。

崔广义14岁就拉大锯做木
匠活儿，“那会儿，做木工活儿的
工具都要磨得很锋利，所以磨刀
压根儿没特意学，老师傅们跟我
说道了说道就会了。”后来，到了
生产队的年月，平时要干活儿挣
工分，只有到了冬天，队里没啥活
儿了，崔广义才扛着磨刀的家什，
走村串户去挣个零花钱。“磨一把

刀2角钱，也有几分钱的时候。”崔
广义说，年轻时虽然日子过得艰
难，但靠着这门手艺还算安逸。

崔广义 40 岁时，妻子突然
精神失常，每天到处乱跑。从
此他不再外出闯荡，磨剪子抢菜
刀成了主要营生，“有啥法子，上
有老下有小的，日子再难，一家
子总要吃饭啊！”崔广义回忆道。

在那些年月里，崔广义外出
干活儿几乎都靠步行。“肩扛一
条长凳，一头固定两块磨刀石，
凳腿上绑着水铁罐，另一头绑着
坐垫，还挂个篮子装些锤子、钢
铲等物件。”崔广义说，年轻时一
天走20华里也不觉得累，饿了吃
点随身带的山药蛋和茄包，渴了
就喝口自带的凉开水。

招揽生意得有一副好嗓子，
崔广义常常吆喝一嗓，声音就传
遍大半个村子。后来，崔广义的
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攒钱买了一
辆代步车。

年轻时靠磨刀剪维持生计

“磨剪子嘞抢菜刀
……”那带着乡音的吆
喝声，伴随了几代人的
成长。随着经济的发
展，如今，“磨剪子抢菜
刀”的技艺已渐渐淡出
人们视野。但在河间
市瀛洲镇野场村，有位
名叫崔广义的老师傅，
却从青年磨到暮年，半
个多世纪没舍得撂下
这门老手艺。

小区内
不宜高声放哀乐

刘明礼/文

笔者居住的小区毗邻干休所，
所里的老干部和干部遗属平均年
龄超过86岁，是名副其实的高龄
社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
都不能免俗。而在干休所居住的
高龄老人相对集中，所以“白事”显
得频次更高，指不定隔多长时间，
就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的哀乐。

好的情绪能感染人，坏的情
绪也会感染人。不管是伟大的
人还是平凡的人，一旦去世，总
会令别人伤怀。笔者上了几分
年纪，每每听到悲壮凝重的哀
乐，一种人生的悲凉便不由得在
心头蔓延，久久挥之不去。也许
是过多受到这种音乐的刺激，我
甚至觉得自己患上了“幻听症”，
时不时会觉得那种熟悉的旋律
在耳际低回。

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
“毛病”，偶尔和院里几位老友聊及
此事，竟有人也有同感。有位朋
友的父亲就住在干休所，每次所
里有老人去世，耄耋之年的老人
情绪就会低落好几天，甚至要到
医院住上些时日才能缓过精神。

一次，我在小区门口无意中
听到一位年轻女士的抱怨：“几天
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小区老了人，
哀乐一直在放，音量还不小。到
了半夜，还能听到楼下的哀乐声，
吓得我一夜都没睡着，心里直发
毛，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平时我就胆小，那两天我连门都
不敢出了。”哀乐创作的水平确实
是高，但更容易让所有听到的人
心情沉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逝者生前为事业奋斗一生，
为社会奉献一生，为家庭操劳一
生，家人在送别他们之际，放一
放哀乐以表达悼念和哀思，在情
理之中，本无可厚非。然而，在
祭奠逝者的同时，作为家属也应
该适当替别人着想。把哀乐拿
到殡仪馆去放，似乎更符合气
氛，更为合适。若是非要在家里
放也无妨，声音小些、再小些，自
己人能听到就够了，别非得把它
搞得那么“震撼人心”，以免扰
民。特别是那些殡葬公司，沿途
随车播放的哀乐，应该低些、再
低些，车上的家属能听到就够
了，没有必要“招摇过市”。

在办红白事方面，我们虽然
有很多传统习俗，但还是应当革
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文
明殡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去年，辽宁省鞍
山市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
文明殡葬工作的通告》，其中就
有禁止在居民区、城区街道等公
共场所吹奏哀乐的内容。这样
的规定许多地方虽然没有，但还
是应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不合
适放的地方别放，该声音小点的
声音小点。如此，则逝者安息，
生者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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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磨刀，崔广义还有很多
才艺。几十年来，他常年嘴里含
着块高粱皮，吹歌、吹戏，模仿各
种动物的声音。崔广义说，自己
十二三岁去村外上学时，往返都
是步行，夜幕降临后，为给自己
壮胆，就随手拽个树叶或高粱皮
吹，久而久之吹得越来越好。他
干活儿时常常边磨边吹，时常引
来众人观看。一次，他在大树下
磨累了，歇息时吹鸟叫，一个小
孩听到，蹦跳着对奶奶说：“树上
有鸟，树上有鸟……”崔广义接
话茬：“你抓不着。”老奶奶乐了：

“鸟是你吹的，敢情抓不着。”
学过打铁的崔广义，还会打

制铁桶、舀子、盆等。如今，老人
独自住在河间市区，每天都过得
很充实，上午磨刀剪，下午去公
园扭秧歌。为了配合演出，他还
专门制作了道具，有二胡、板胡、
三弦等乐器，还有一个硕大的烟
斗。面对记者，老人技痒，现场
拿着舞扇扭了一段大秧歌，还给
我们展示了他的铜烟斗。

或许正是这满满的才艺，才
使得崔广义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
走出来，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

多才多艺扮靓夕阳生活

崔广义为人实诚，磨刀细致
认真。“磨完了，使得住才行。”他
磨刀从不计时，“半天磨好也没
事，挣多挣少不重要，磨不好就
和自己过不去，人品比啥都重
要。”崔广义边忙活边说。只见他
猫腰坐在长凳上，双手紧握菜刀，
边磨边往磨刀石上倒水，时而缓
慢时而加速，把刀放在粗细不一
的磨刀石上交替打磨。过了一
会，他直起身子，拿着菜刀，用手
指肚轻轻触摸锋利的刀刃，“磨
到刀刃一摸扎手了，就说明磨到
程度了。”崔广义擦着汗珠说。

站在一旁的顾客李树峰，把
老人磨刀的每个细节都看到眼
里：“俺拿来的那把菜刀，老师傅
磨了40多分钟了。我以前常到
这里磨刀，他磨的刀别提有多好
用了。磨刀费工费力的，老师傅

才收5元钱。”崔广义说，磨刀也
有窍门，菜刀平着磨，剪刀戳着
磨，剪子先磨里再磨外，三下两
下就磨快。“剪棉花最能检验刀
是快是钝。钝，一剪一出溜；快，
剪起来唰唰响。”

几十年过去了，崔广义磨薄
了多少块磨刀石，已无法估算。
如今在院落的旮旯，还堆放着许
多备用石。虽说年轻时靠这门
手艺养家糊口，但它对现在的崔
广义更多的是一份精神寄托。
本村村民和熟人来磨刀他不要
钱，忙活一天也就闹个 20 多
块。“这几年先是老伴走了，紧接
着三个儿子也相继离世，光剩下
我一个孤老头了。在家待着光
哭，就为出来散散心，磨刀时和
人们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快。”说
着说着老人满眼都是泪花。

妻儿离世老人磨刀为散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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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广义认真地给老乡磨刀崔广义认真地给老乡磨刀

崔广义快乐地拉着板胡崔广义快乐地拉着板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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